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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油页岩是我国重要的非常规油气资源，其开发利用对缓解我国能源短缺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油页岩灰分高，使油页岩热解过程中气相物质在颗粒内受到的传质阻力较大，影响热解产物的分布。
搭建了单颗粒油页岩热解试验台，针对灰层传质阻力对单颗粒油页岩热解特性的影响进行试验研究，
对油页岩热解过程提供更本质的理解，为热解模型搭建提供基础，重点探究颗粒粒径、热解温度等因

素对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得到不同气体流速、颗粒粒径和热解温度下单颗粒油页岩热解产物的分

布。 研究发现，气体流速对油页岩颗粒热解产物分布影响不大；随着颗粒粒径增加，热解一次产物在

析出颗粒前，发生更多热解二次反应，通过复杂的热解二次反应使部分热解产物重新被固定于半焦

中，导致产物中页岩油比例下降、气体比例增加。 颗粒粒径越大，在高热解温度下热解二次反应越明

显，导致粗颗粒热解产物中页岩油比例随热解温度的升高，呈先升后降的趋势，而细颗粒热解产物中

页岩油的比例随着热解温度的增加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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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为缓解我国日益严重的能源供给压力，应大力

发展传统化石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技术，以及非常

规替代能源，尤其是非常规油气资源。 油页岩是我

国资源量最大的非常规油气资源，油页岩的高效开

发与利用是我国发展非常规油气资源至关重要的部

分，对缓解我国能源短缺问题具有重大意义［１］。
油页岩除了直接燃烧放热外，在 ４５０～５５０ ℃下

干馏生成页岩油。 目前油页岩干馏热解研究成果主

要有油页岩热解反应机理［２－４］、热解影响因素［５－７］、
热解反应模型等［８－１１］，得到不同的热解终温、升温速

率、热解气氛下，油页岩热解产物分布的规律。 热解

终温在 ５００～５２０ ℃时，热解温度不足以使干酪根及

沥青完全分解，此时随着热解终温升高，热解产物中

页岩油和气体的比例增大；热解终温高于 ５２０ ℃时，
随着热解终温增大，页岩油分子发生更多的裂解和

结焦，提高了产物中气体与半焦的占比，页岩油产率

下降［５］。 研究发现，适宜的升温速率有助于提高热

解反应的效率和热效率，改善热解产物组成。 在一

定范围内，提高升温速率，可减少二次反应，增加产

油率；但升温速率过高，油页岩外部空间温度升高，
使析出的页岩油在高温下裂解，降低了页岩油产

率［１２］。 水蒸气热解油页岩可提高产油率，主要是因

为抑制了页岩油分子在颗粒内与残碳的聚合、结
焦［７］。 但关于颗粒粒径对油页岩热解产物分布的

影响规律仍存在争议，Ｎａｚｚａｌ［１３］ 和 Ａｈｍａｄ［１４］ 等研究

发现， 油 页 岩 颗 粒 粒 径 增 大， 可 提 高 产 油 率。
Ｇｕｆｆｅｙ［１５］和 Ｗａｌｌｍａｎ［１６］ 等研究发现，粒径增加导致

产油率下降，不同学者的研究结果相矛盾。 上述关

于颗粒粒径影响研究是在油页岩颗粒样品堆积于反

应器内的条件下进行，颗粒料层的影响较复杂，单颗

粒的热解过程受颗粒内外传热和颗粒热解机理 ２ 方

面因素的共同影响。 页岩油分子在热解过程中可能

进一步发生裂解反应生成气体、发生结焦反应附着

于颗粒内部，这对最终热解产物分布影响较大。
为探究颗粒粒径对油页岩热解反应的影响，本

文针对干馏炉中油页岩颗粒粒径较粗且分布范围较

大的特点，通过搭建单颗粒油页岩热解试验台，采用

单颗粒试验贴近热解过程的本质，探究颗粒粒径、热
解温度等因素对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

１　 试验方法及试验系统

１ １　 试验装置

单颗粒油页岩热解试验台如图 １ 所示。 主体反

应段为内径 ８０ ｍｍ 的石英玻璃管，石英玻璃管置于

电加热炉中，电加热炉加热区长度为 ４４０ ｍｍ，通过

ＰＩＤ 调节控制温度，测温元件为 Ｎ 型热电偶，控温精

度为±１ ℃。 石英玻璃管下部为填充石英玻璃块的

预热段，中部设有一个石英玻璃烧结板，以支撑载有

样品颗粒的石英样品托盘，同时可保证气流通过。
石英玻璃管下部与进气管道连接，进气管道的来气

源自氩气气瓶，并通过管道上的质量流量计进行控

制。 石英玻璃管上部通过磨口与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

连接，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内部为圆柱状通道，圆柱状

通道与外壁中间为水冷仓，水冷仓通过进出水口与电

动水泵连接。 试验过程中，热解产物中的页岩油主要

在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内壁上冷凝，少部分被收集在

丙酮吸收瓶内。 试验中保证丙酮检测瓶不变色，即无

可挥发的油分进入检测瓶中，页岩油全部被收集。

图 １　 单颗粒油页岩热解试验台示意

Ｆｉｇ．１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ｔｅｓｔ ｒｉｇ ｏｆ ｓｉｎｇｌｅ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石英样品托盘直径为 ３５ ｍｍ（图 ２），表面中心

安装 ３ 根直径 １ ｍｍ、高 １０ ｍｍ 的石英支柱，样品颗

粒放置于 ３ 根石英支柱上，此时样品颗粒与石英支

图 ２　 石英样品托盘示意

Ｆｉｇ．２　 Ｑｕａｒｔｚ ｓａｍｐｌｅ ｔｒａ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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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接触面积较小，可与周围气流充分传热传质，接近

理想情况下的单颗粒热解环境。
１ ２　 样品

试验样品为桦甸油页岩，其元素分析及工业分

析结果见表 １。 试验前将油页岩块敲碎成颗粒，选
取适宜的颗粒利用电动砂轮进行粗磨，再利用锉刀

手工细磨，制备成球形颗粒，其球形度较好，同尺寸

颗粒外观形貌一致性较高，满足试验需求。
表 １　 桦甸油页岩元素分析及工业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工业分析 ／ ％

Ｍａｒ Ａａｒ Ｖａｒ ＦＣａｒ
Ｑｎｅｔ，ａｒ ／ （ｋＪ·ｋｇ－１）

元素分析 ／ ％
Ｃａｒ Ｈａｒ Ｎａｒ Ｓａｒ

１．１１ ７７．７３ １２．９８ ８．１８ ４ ７６７．２ １３．５５ ０．３１ ０．２２ １．１２

１ ３　 试验方法

采用单颗粒油页岩热解试验台测量各工况下油

页岩热解产物分布规律，热解产物分为残碳、页岩

油、轻质气体等 ３ 部分。 具体试验步骤如下：
１）打开电加热炉，按照适宜的升温速率加热至

设定温度；
２）打开氩气气瓶阀门，按照设定的流率通入到

石英玻璃管中，热解反应前保证氩气通入时间不少

于 １ ｈ，确保石英玻璃管中空气完全排出，处于惰性

气氛中；
３）打开电动水泵，使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内的

冷却水处于持续流动状态；
４）待电加热炉升温至设定温度，且保持 ３０ ｍｉｎ

以上，将载有质量为 ｍｓ样品的石英样品托盘快速放

入到石英玻璃管中；
５）迅速将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安装置于石英

玻璃管上部，确保磨口连接紧密；
６）将石英样品托盘放入石英玻璃管后，样品颗

粒将发生热解反应，待反应时间达到 ３０ ｍｉｎ 后，关
闭电加热炉电源，取出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放置于

空气中冷却；
７）待电加热炉温度降低至室温后，取出石英样

品托盘，关闭氩气；
８）取下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与电动水泵的连

接水管，将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中的水排净，用橡胶

塞堵住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进出水口，称量此时内

壁带有冷凝下来的页岩油的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总

质量 ｍ１；
９）利用丙酮清洗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内壁，去

除冷凝的页岩油，称量此时石英玻璃水冷冷凝器总

质量 ｍ２；同时用干燥箱蒸干丙酮吸收瓶中的丙酮，
得到收集的质量 ｍ′ｏｉｌ，则试验中冷凝的页岩油质

量 ｍｏｉｌ ＝ｍ１－ｍ２＋ｍ′ｏｉｌ；
１０）称量反应结束并冷却后的样品颗粒质量，

即为残碳质量 ｍｃ，产生的气体质量 ｍｇａｓ ＝ ｍｓ －
ｍｃ－ｍｏｉｌ。

２　 试验结果与分析

选取试验工况参数时，参考实际工业应用状况，
热解温度设为 ４５０ ～ ６００ ℃，颗粒粒径设为 ６ ～
１６ ｍｍ。 为更好地突出粒径的影响，试验采用粒径

为 １２０ μｍ 的油页岩细颗粒。 本文重点关注颗粒粒

径和温度对单颗粒油页岩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
２ １　 气体流速

试验给定的氩气流量决定了单颗粒油页岩热解

时周围气体流速，油页岩颗粒周围气体流速对单颗

粒油页岩热解过程中的传热传质可能有一定影响。
在粒径 ８ ｍｍ、热解温度 ４５０、６００ ℃条件下得到的热

解产物分布如图 ３ 所示。 可见，氩气流量在 ０．５～２．０
Ｌ ／ ｍｉｎ 对单颗粒油页岩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较小。
这是由于该氩气流量对应的氩气在反应器内的平均

流速为 ０．００８ ８～０．０３５ ２ ｍ ／ ｓ，根据气体流过单个圆

球的对流换热系数、对流传质系数经验公式 （式

（１）、（２））计算得到在氩气流量范围内的对流换热

系数与对流传质系数相对偏差均小于 ２０％（表 ２）。
故在后续试验中，采用的氩气流量为 １ Ｌ ／ ｍｉｎ。

图 ３　 氩气流量对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３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ｓ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ｎ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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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氩气流量对换热、传质系数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 ２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ｇａｓ ｆｌｏｗ ｒａｔｅ ｏｎ ｈｅａｔ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氩气流量 ／ （Ｌ·ｍｉｎ－１）
热解温度 ４５０ ℃

ｈ ／ （Ｗ·ｍ－２） ｋ ／ （ｍ·ｓ－１）

热解温度 ６００ ℃

ｈ ／ （Ｗ·ｍ－２） ｋ ／ （ｍ·ｓ－１）

０．５ １０．９０ ０．０２９ ７ １２．２８ ０．０４０ ８

２．０ １３．０８ ０．０３５ ６ １４．６１ ０．０４８ ３

相对偏差 ／ ％ ２０．００ １９．８７ １８．９７ １８．３８

　 　 注：ｈ，ｋ 分别为对流换热系数和对流传质系数。

Ｎｕ ＝ ２ ＋ ０．６Ｒｅ１ ／ ２Ｐｒ１ ／ ３， （１）
Ｓｈ ＝ ２ ＋ ０．６Ｒｅ１ ／ ２Ｓｃ１ ／ ３， （２）

式中，Ｎｕ 为努塞尔数；Ｒｅ 为雷诺数；Ｐｒ 为普朗特

数；Ｓｈ 为舍伍德数；Ｓｃ 为施密特数。
２ ２　 颗粒粒径

随着颗粒粒径的变化，油页岩热解过程中的颗

粒内部传热传质过程都会发生相应变化，可能对最

终的热解产物有重要影响。 不同热解温度、不同粒

径（０．１２～１６．００ ｍｍ）的单颗粒油页岩热解产物分布

如图 ４ 所示。

图 ４　 不同颗粒粒径下的油页岩热解产物分布

Ｆｉｇ．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ｓ

在相同的热解温度下，随着颗粒粒径增加，总体

热解失重率略微下降，半焦在产物中的比例增加，但
增幅有限；热解产物中页岩油比例降低、气体比例增

加，且页岩油与气体比例的变化幅度随热解温度的

升高而增大。
Ｗｅｉｔｋａｍｐ 等［１７］认为，油页岩颗粒的热解过程

受颗粒内部传热传质过程控制，颗粒粒径增大时，热
解反应产生的初始产物在颗粒内部的停留时间延

长，最终产物中页岩油比例降低可能是因为热解二

次反应的程度加强，页岩油分子发生更多结焦、裂

解。 由于油页岩干酪根是大分子碳氢化合物（Ｌｉｌｌｅ
等［１８］提出干酪根经验分子式为 Ｃ４２１Ｈ６３８Ｏ４４Ｓ４ＮＣｌ），
因此在热解结束后得到的油页岩半焦中氢元素含量

明显下降，以质量比例计算的 Ｈ ／ Ｃ 也明显下降。 为

验证颗粒粒径增大是否会使更多的页岩油分子发生

热解二次反应，包括结焦（重新结合于半焦中）和裂

解（产生气体等小分子），利用元素分析对比了热解

后所得半焦的 Ｈ ／ Ｃ 变化，如图 ５ 所示。 可见，在各

热解温度下，粒径越大的颗粒，热解后所得半焦中的

Ｈ ／ Ｃ 越大，说明热解完成后半焦中含有的未析出至

颗粒外的有机质越多。 结合图 ４ 可知，颗粒粒径增

大导致半焦在最终热解产物中的占比增加，可推测

颗粒粒径的增大会使热解一次产物在析出颗粒前，
发生更多的热解二次反应，通过复杂的热解二次反

应使部分热解产物重新被固定于半焦中，导致最终

热解失重率略下降、产物中页岩油占比降低。

图 ５　 热解后所得半焦中的 Ｈ ／ Ｃ
Ｆｉｇ．５　 Ｈ ／ Ｃ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ｍｉｃｏｋ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２ ３　 热解温度

针对温度对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规律研究，研
究对象大多为堆积的多颗粒。 因此，需通过试验探

究热解温度对单颗粒油页岩热解的影响，试验结果

如图 ６ 所示。
从热解后所得的半焦比例来看，在各粒径下随

着热解温度的升高，产物中半焦占比均呈下降趋势，
即热解失重率呈上升趋势，说明热解程度增加。 这

是因为，热解温度升高，使干酪根中键能越高的键发

生断裂，更多的有机质发生分解并析出至颗粒外。
从热解产物中的页岩油、气体占比看，热解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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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热解温度对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

Ｆｉｇ．６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ｏｎ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的影响规律相对复杂。 对于粒径 ０．１２ ｍｍ 的油页岩

细颗粒，热解温度升高使产物中页岩油的比例增加，
而气体占比相对变化不大。 考虑到半焦比例呈下降

趋势，因此热解温度升高使干酪根热解更倾向于产

生较多的页岩油。 由于颗粒粒径仅为 ０．１２ ｍｍ，可
忽略热解过程中颗粒内传热传质造成的影响。 因

此，发生热解时的颗粒温度接近环境温度（设定的

电加热炉加热段温度），同时可将该组试验发生的

热解反应理解为主要受热解一次反应的影响。 可

见，热解一次反应的产物中页岩油占比随热解温度

的升高而增加，５５０ ℃后页岩油比例基本稳定，而气

体比例相对变化不大。
对于粒径 １２ ｍｍ 的油页岩颗粒，页岩油在产物

中的占比随热解温度的升高呈先升后降的趋势，在
热解温度 ５２５ ℃时最大。 产物中气体比例在热解温

度低于 ５２５ ℃时变化幅度相对不大，高于 ５２５ ℃后

出现明显的上升趋势。
热解温度高于 ５２５ ℃时，与粒径 ０．１２ ｍｍ 油页

岩细颗粒相比，１２ ｍｍ 油页岩颗粒的产物中页岩油

比例明显降低，说明可能在较高温度下，较粗的油页

岩颗粒热解产物在颗粒内发生了热解二次反应，因
此改变了页岩油比例随热解温度的升高而增加的趋

势。 一方面，热解温度升高，热解一次产物中页岩油

比例增加；另一方面，热解温度升高，热解二次反应

的程度愈加强烈，使页岩油向气体、半焦转化，造成

页岩油比例降低。 在二者共同作用下，使页岩油比

例呈先增后降趋势。
但热解温度升高，也会使单颗粒油页岩热解时

对应的颗粒升温速率发生变化，升温速率对热解产

物的分布有一定影响。 因此，仍需要进一步分析升

温速率、颗粒内温度的分布情况，以探究热解温度对

热解产物分布的影响机制。

３　 结　 　 论

１）氩气流量从 ０．５ Ｌ ／ ｍｉｎ 升至 ２．０ Ｌ ／ ｍｉｎ 时，热
解产物分布变化不大，原因在于流量变化对对流换

热、对流传质系数的影响小于 ２０％，进而对单颗粒

油页岩热解过程的影响较小。
２）颗粒粒径是热解产物中页岩油与气体的比

例构成的主要影响因素。 随着颗粒粒径增加，热解

一次产物在颗粒内部发生二次反应的程度加强，产
物中页岩油比例下降、气体比例上升。

３）升高热解温度，热解一次产物中页岩油比例

增加；但对于粒径较大的粗颗粒，较高热解温度下热

解二次反应的影响显著，导致最终产物中页岩油比

例先升下降，气体比例在高于 ５２５ ℃后显著提高。
综上，油页岩颗粒热解过程中，气体产物在颗粒

内部扩散并发生二次反应，且该过程受到颗粒粒径

的影响。 因此在搭建油页岩颗热解模型时应考虑颗

粒内部的扩散与二次反应。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陈磊，宋昭峥，蒋庆哲，等． 中国非常规油气资源潜力及政策建

议［Ｊ］ ． 现代化工，２００９，２９（１０）：９－１３．
ＣＨＥＮ Ｌｅｉ，ＳＯＮＧ Ｚｈａｏ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Ｑｉｎｇｚｈｅ，ｅｔ 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 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０９， ２９
（１０）：９－１３．

［２］ 　 ＢＵＲＮＨＡＭ Ａ Ｋ，ＨＡＰＰＥ Ｊ Ａ．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ｋｅｒｏｇｅｎ ｐｙ⁃
ｒｏｌｙｓｉｓ［Ｊ］ ． Ｆｕｅｌ，１９８４，６３（１０）：１３５３－１３５６．

［３］ 　 ＢＲＡＵＮ Ｒ Ｌ， ＲＯＴＨＭＡＮ Ａ Ｊ． Ｏｉｌ － ｓｈａｌ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Ｆｕｅｌ， １９７５， ５４ （ ２ ）：
１２９－１３１．

［４］ 　 ＷＩＬＳＯＮ Ｍ Ａ，ＤＡＬＥ Ｅ Ｌ，ＰＨＩＬＩＰ Ｊ Ｃ．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Ｒｕｎｄｌｅ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 Ｊ］ ． Ｆｕｅｌ， １９８５， ６４ （ １２）：
１６４７－１６５４．

［５］ 　 ＪＩＡＮＧ Ｈ，ＳＯＮＧ Ｌ，ＣＨＥＮＧ Ｚ，ｅｔ ａｌ．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ｍｅｔａｌ ｓａｌｔ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ｖｉａ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５，１１２：２３０－２３６．

［６］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 Ｔ，ＡＨＭＡＤ 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ｉ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Ｊ］ ． Ｆｕｅｌ，１９９９，７８（６）：６５３－６６２．

［７］ 　 ＮＡＺＺＡＬ Ｊ Ｍ，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 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ｅａｍ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ｌａｓｈ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Ｊ］ ．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０２， ２６ （ １４）： １２０７－

１２１９．　
［８］ 　 ＧＲＡＮＯＦＦ Ｂ，ＮＵＴＴＡＬＬ Ｊｒ Ｈ 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ｆｏｒ ｏｉｌ－ｓｈａｌｅ

７２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２０２１ 年第 ３ 期 洁 净 煤 技 术 第 ２７ 卷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Ｊ］ ． Ｆｕｅｌ，１９７７，５６（３）：２３４－２４０．
［９］ 　 ＣＡＭＰＢＥＬＬ Ｊ Ｈ，ＫＯＳＫＩＮＡＳ Ｇ Ｈ，Ｓｔｏｕｔ Ｎ Ｄ．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ｏｉｌ ｇｅｎ⁃

ｅｒ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ｏｒａｄｏ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Ｊ］ ． Ｆｕｅｌ，１９７８，５７（６）：３７２－３７６．
［１０］ 　 Ｒｏｂｅｒｔ Ｌ Ｂ，Ａｌｂｅｒｔ Ｊ Ｒ． Ｏｉｌ－ｓｈａｌ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 ｏｆ ｏｉ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 ． Ｆｕｅｌ，１９７５，５４（２）：１２９－１３１．
［１１］ 　 ＳＫＡＬＡ Ｄ，ＫＯＰＳＣＨ Ｈ，ＳＯＫＩＣ Ｍ，ｅｔ ａｌ．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Ｊ］ ． Ｆｕｅｌ，１９９０，６９（４）：４９０－４９６．
［１２］ 　 ＮＡＺＺＡＬ Ｊ Ｍ．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ｈｅａｔｉｎｇ ｒａｔ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ｏｒｄａｎ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２００２，６２
（２）：２２５－２３８．

［１３］ 　 ＮＡＺＺＡＬ Ｊ Ｍ．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ｕｌｔａｎｉ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 Ｊ ］ ．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４９ （ １１ ）：
３２７８－３２８６．

［１４］ 　 ＡＨＭＡＤ 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Ｐ 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ｇｒａｉｎ ｓｉｚｅ ｏｎ
ｔｈｅ ｙｉｅｌｄ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１９９８，４６
（１）：３１－４９．

［１５］ 　 ＧＵＦＦＥＹ Ｆ Ｄ，ＭＣＬＥＮＤＯＮ Ｔ 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ｙｉｅｌｄ ｌｏｓｓ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ｔｏｒｔｉｎｇ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ａｔ ｌｏｗ ｖｏｉｄ 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１．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 ｓｉｚ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ｇｒａｄｅ［Ｊ］ ． Ｌｉｑｕｉｄ Ｆｕｅｌｓ Ｔｅｃｈ⁃
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８４，２（４）：４３９－４６１．

［１６］ 　 ＷＡＬＬＭＡＮ Ｐ Ｈ，ＴＡＭＭ Ｐ Ｗ，ＳＰＡＲＳ Ｂ Ｇ．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ｒｅｔｏｒ⁃
ｔｉｎｇ 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 Ｊ］ ． Ａｍ． Ｃｈｅｍ． Ｓｏｃ． Ｄｉｖ． Ｆｕｅｌ Ｃｈｅｍ． Ｐｒｅｐｒ．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１９８０，２５：９３－１１３．

［１７］ 　 ＷＥＩＴＫＡＭＰ Ａ Ｗ，ＧＵＴＢＥＲＬＥＴ Ｌ 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ｉｃｒｏｒｅｔｏｒｔ ｔｏ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ｓｈａｄｅ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Ｊ］ ．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Ｃｈｅｍ⁃
ｉｓｔｒｙ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Ｄｅｓｉｇ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１９７０，９（３）：３８６－３９５．

［１８］ 　 ＬＩＬＬＥ Ü，ＨＥＩＮＭＡＡ Ｉ， ＰＥＨＫ Ｔ．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Ｅｓｔｏｎｉ⁃
ａｎ ｋｕｋｅｒｓｉｔｅ ｋｅｒｏｇｅ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ｂｙ１３ Ｃ ＭＡＳ ＮＭＲ ｓｐｅｃｔｒａ ［ Ｊ］ ．
Ｆｕｅｌ，２００３，８２（７）：７９９－８０４．

８２１

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